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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进入英国法律的路径

柴 荣
(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基督教精神是西方教会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教会法是基督教律条在法律上的载体，其演变与基督教在

西方社会的命运密切相关。随着基督教进入英国，教会法开始渗透到英国世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教会与世俗社会权力

二元制衡的格局。当教会法不再能直接以强制力的形式影响英国世俗法律时，其逐渐转化为英国衡平法中“衡平”、“良

心”等思想，内化为英国法律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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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从创立至今已超过二十个世纪，其对西

方世界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尤其是其对西方法律

的影响，更是从未间断。对于英国而言，基督教从最

初传入到现在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

历程中，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导致宗教与法律相互渗

透，基督教由此对英国法律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

响。

一、基督教与西方教会法

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为希伯来，而在希伯

来时代，法律与宗教是不分的。《摩西五经》所记载

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圣经·出

埃及记》讲述的是公元前 13 世纪，犹太人的先知摩

西遵从耶和华的旨意，带领犹太人离开他们饱受苦

难的埃及，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
迦南的故事。西奈山是传说中上帝向摩西颁布律法

的地点，《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上帝子民身

份是如何获得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上帝在西奈山

颁布律法，即“十诫”，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

结果［1］( P83)。
教会法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基督教相联系，亦

系基督教所要求的律条在世俗社会的载体。英国学

者沃克界定教会法概念为: “教会法是基督教当局

为基督教会的组织和管理而制定的一套法律，是一

种规则、规范或标准，又称为寺院法。它渊源于罗马

法、《新约》和惯例，罗马教皇和宗教大会的立法以

及对具体案件的判决。”［2］( P129) 基督教于公元 1 世纪

产生于罗马奴隶制时期的巴勒斯坦，其教义宣扬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当时受到罗马政府的镇压。2
世纪后，其教义发生改变，要求教徒忍耐和服从，宣

扬君权神授，罗马政府转而支持基督教。到 4 世纪，

由于罗马皇帝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组织———教会

开始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313
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与其共治者李锡尼

共同发布《米兰敕令》( 亦称《宽容敕令》) ，承认基

督教的合法地位，允许人民自由信仰基督教。392
年，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正式承认基督教并定为罗

马帝国国教，基督教由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世纪是教会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基督教及其

教会体系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家族及氏族结

构，甚至世俗国家的结构也深受其影响和制约。4—
9 世纪是教会法的形成时期。8 世纪，法兰克王国国

王丕平为使其篡夺的王位合法化，特请罗马教皇为

其举行加冕礼。从此，西欧各国君主纷纷效仿，在加

冕时特请教皇。随着西欧世俗社会封建割据的加

剧，世俗权力控制力的下降为基督教会扩大权势提

供了机会，教会逐渐摆脱世俗政权的约束，其势力和

地位不断提高。1075 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教会

进行改革，颁布教令宣布教权高于世俗权，有权废立

国王或皇帝，从此教会权力步入鼎盛时期。
341



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法是西方最早的法律制度，

通行于欧洲各国，与其并存的还有各种世俗法律。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领导下的“罗马教皇体制革命”
标志着教会权限与世俗权限的分离，全欧罗马教会

由此建立了一套法律，并在 Gration 于 1140 年完成

的《矛盾教规之调谐》中得以系统化。作为教会法

的权威论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其被有关英国

法、德国法、法国法及其他地方世俗法律体系的权威

论著奉为楷模［3］( P153)。
约于 1100 年，被遗忘了五个世纪的优世丁尼的

罗马法重新被发现，这就是所谓的罗马法复兴。有

学者认为: “教会法其实是罗马法的另外一种存在

方式。另有史实证明，罗马法的复兴和教会法体系

化这两个事件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段出现的，以中世

纪教会学院为依托的罗马法复兴运动，本质上是一

种宗教运动。”［4］1198 年 10 月，英诺森三世明确了

教会法高于世俗法的原则，其所颁布的“如宇宙创

造者的谕令”提出了国家附属于教会的原则。
10—14 世纪是教会法的鼎盛时期。在 11 世纪

末 12 世纪初，还出现了独立于皇帝、国王及封建领

主，以罗马教皇为绝对权威，采取封建教阶制的教会

系统，从而产生了既适用于教会，又适用于各世俗王

国的法律，如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于 1234 年颁布的教

令集。此后直到 1917 年，这个教令集一直是罗马教

会的基本法律。
15 世纪后，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

传统的教会法步入衰落时期，世俗权力上扬。但几

乎与此同时，基督教内部开始了与资产阶级变革相

适应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欧各国奉行

政教分离的原则，国家法律实现了世俗化，教会法的

管辖范围已缩小到信仰和道德等领域。但教会法作

为一个法律体系仍存活下来，教会内部的变革为西

方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和法律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教会法渗入英国世俗政权及法律生活

2 世纪末，北非的图尔德良记载，虽然罗马尚未

完全占领不列颠，但基督教已经传入其部分地区。
在稍后的史料中也多处出现了关于 3 世纪时的殉教

者奥尔本的记载。1978 年，切斯特发现了 3 世纪时

的基督徒窖藏，其中有十八块刻有十字架的还愿匾。
这些记载及考古发掘反映了 3 世纪基督教在英国传

播的大致状况。这一时期，“是一个宗教思想混合

时期，也是一个宗教情绪浓厚的时期……教会不但

内部精神蓬勃，且向外扩展”［5］( P136)。当然，由于教

会法与世俗权力之间的纠结，教会法对英国世俗社

会的征服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正如有学者所

言:“教会法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集大成者，但由于英

国王权的强大，英国法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沿着特殊

的路径前进。其中，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合作与对抗

关系构成一条主线，串起了英国法与法律传统相融

的过程。”［4］

597 年，教皇格列高利派遣奥古斯丁率领由四

十名教士组成的传教团抵达不列颠，包括肯特王埃

赛伯特在内的许多人改信基督教。大约到 9 世纪，

以两个大主教区及其他若干主教区为主体的教会体

制在英格兰建立起来，教会的权势渗透到世俗王权

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世俗王权。大主教、主教

及其他高级教士是王室官员，甚至是王室要员的教

父、顾问或老师，可以当面劝导国王忠于上帝，遵守

教规。作为交换，世俗国王让教会享有经济、政治特

权，但同时也对其加以制约，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

长在名义上由教士选举，但实际上由国王执掌高级

教职的任命权，宗教会议也常常由国王主持，教务成

为国家政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指出: “基督教的传入把欧洲大陆上教

会法的观念和技术带到了英格兰，为英国法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6］( P5) 早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时

期，教会就开始影响英国的法律生活。盎格鲁—撒

克逊人入侵英国以后，随着基督教进一步渗透到民

众和封建王国中，教会法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日益显

著。罗马法在 11 世纪末到 12 世纪的复兴对教会法

的统一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教会法从罗马法中吸取

了大量元素。
英国教会法庭的建立是诺曼征服后的事情，在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教会法院尚未独立出来，宗教

和世俗案件都由世俗法院审理。为了在英国境内建

立独立的教会法院，1066 年，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积

极支持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后不

久，按照事先对教皇的承诺，于 1072 年成立了教会

法庭。英国教会建立了自己的法院，对教徒及普通

世俗市民拥有司法管辖权。教会法院的权力几乎无

所不包: 一类是宗教事务，如圣职的授予、教士身份

的确定、宗教财产和税收等; 一类是宗教犯罪，如有

关巫术、渎神、异端等; 还有一类是世俗事务，如婚

姻、继承和遗嘱等。同时，教会参与世俗政府的管

理，教会神职人员会参与到政府管理中。从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到诺曼人的御前会议，教

会神职人员都会参与其中。这样，贤人会议和御前

会议在进行立法与司法活动时，都会受到教会法的

影响［7］( 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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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法还以高等教育为媒介，通过将大量的教

令集作为大学教育的内容，使教会法得到了完整、系
统的保存和传播。13 世纪，教会法与罗马法几乎同

时成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重要教学内容。当时

这两所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教会法汇要》、
《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第六书》、《克莱孟教令

集》及教会章程等资料。1139—1141 年，波伦那修

道士格拉蒂安编辑出版了《教会法汇要》，该书很快

被引入英格兰，推动了英格兰教会法的发展。此后，

教令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1234 年，教皇格列高利

九世批准了《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 1298 年，卜尼

法八世颁布了《第六书》; 1317 年，克莱孟五世颁布

了《克莱孟教令集》。这些教令集的许多内容被先

后引入英格兰。此外，英格兰教会也有自己的立法。
自亨利三世时期开始，英格兰拥有了自己的使节章

程及教会章程。迄今所知最早的章程为大主教朗顿

所颁布，其后的重要章程有格列高利九世的使节奥

托的章程、大主教卜尼法八世与毕克汉的 thobon 章

程等。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埃顿的约翰搜集了朗

顿时代以来的教规，并对奥托和 Othobon 章程予以

详细评注。亨利五世统治时期，教会法院院长 Wil-
liam Lyndwood 搜集、整理并评注了在他的辖区内被

接受的英格兰教会的章程，这一成果与埃顿的约翰

的集子通常被收录为一本，成为英格兰的权威教会

法。
英国的王权与教权之间的较量并不是一直处于

稳定的状态，有时也受国王和教皇个人因素的影响，

因而教权的地位时高时低。1075 年，教皇格列高利

七世颁布《教皇敕令》，明确宣布“教权至上”，对教

权的独立性以及教权与王权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
然而，英王威廉一世不仅拒绝向教皇效忠，而且进一

步加强对教会的限制，规定不经国王批准，教皇的文

件和使者不得进入英国，英国的教士也不得去罗马

或其他地方参加教廷的宗教会议。在威廉一世之

后，英国王权与盎格鲁—撒克逊封建贵族之间的矛

盾逐渐加剧，罗马教廷趁机对英国教会进行渗透。
威廉二世时期，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与国王对抗，

并冲破禁令前往罗马。这标志着英国教会开始分

化，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教会势力开始脱离英

国王权，向罗马教权靠拢。12 世纪初期，英国陷入

了长达十六年的王位之争，世俗权力式微。在 1136
年颁布的政令中，斯蒂芬王声称王权是由神圣罗马

教廷的英诺森教皇所批准。罗马教皇撤换了亲世俗

王权的约克大主教，罗马教皇的权威在英国得以完

全确立。总之，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皇

与英国世俗国王的权力斗争持续不断，罗马教廷也

总是试图获取在世俗社会中的话语权。
12 世纪到 13 世纪早期，教会法对包括英国在

内的西方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而细致的影响，其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会法关于婚姻家庭关

系的法律原则和制度长期制约着西方国家婚姻家庭

立法的发展。教会法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主张婚

姻自由，反对重婚、童婚及近亲结婚的规定，以及在

财产继承上男女平等的原则，均被西方国家的法律

所接受。2． 在财产法律制度方面，教会法在不动产

占有方面发展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与制度。现代

英国法律中关于占有权的保护、长期占有及取得等

方面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会法学

家。教会对土地赠予的要求是用益制，这是现代信

托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3． 在国际法方面，教

会法在解决国家之间的关系及战争问题上所确立的

某些原则，如国际关系准则，民族之间是平等和平关

系，通 过 协 商 解 决 争 端 等，都 为 后 世 国 际 法 所 接

受［8］( P107)。

三、基督教与英国衡平法理念

基督教通过中世纪教会法的长期渗透，对后来

英国的衡平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教会倡导良心原

则，这对英国衡平法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教会法院以及后来的世俗法院 ( 如英国的衡平法

院) 创造出一种新的抗辩和程序技巧，诉讼中的形

式主义遭到非难。衡平法院为实现“良心原则”而创

立了各种新制度，其中包括延请职业律师进行法律

代理。既然根据良知，所有当事人都是平等的，良心

就与法律中的衡平观念相结合，衡平法便由此产

生———它保护贫困无援者，反对富豪和权势，执行信

托 与 信 任 关 系，提 供 诸 如 禁 令 一 类 的 人 身 救

济［9］( P53—54)。
现代英语中的 Equity( 衡平)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aequitas，具有三种含义: 广义的衡平是指公道、正

义、公平，是古典伦理学经常使用的概念，可以引申

为“自然正义”的原则; 狭义的衡平是一个法学概

念，即“衡平法”，是指根据“自然正义”的原则，为了

纠正法律的缺陷和不足而衍生出的一批以公平、正
义为核心，以理性、良心为标准，以自由裁量权为补

充的法律原则的总和，如罗马衡平法等; 而其第三种

含义更为具体，专指英美法系中的衡平法，它是继普

通法之后，为了补救和修正普通法的不足及僵化，通

过大法 官 法 庭 的 司 法 实 践 而 产 生 的 一 种 法 律 体

系［6］( P150)。衡平法作为因救济普通法的不足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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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准则，诸如: 平等是

衡平，即对同一类人要给予相同的待遇; 衡平法遵循

普通法，即衡平法适用的目的并不是推翻普通法，即

尽可能遵循普通法的原则，对其加以补充和修正; 衡

平法不可能有不能救济的错误，即衡平法在理论上

不受管辖权的限制，只要公民在普通法中得不到救

济的权利，或者虽有救济但当事人仍感到不公正，其

在衡平法中就能得到救济; 衡平法依照良心裁判，即

衡平法在处理案件时，是按照社会公认的良知进行

裁决的。衡平法重实质而轻形式( Equity looks to the
intent rather to the form) ，该准则是衡平法的基本原

则，旨在纠正普通法过度重视形式的缺失。
“良心的哲学和神学的概念”被看作是“当大法

官法院发展衡平法的时候，一个最为影响衡平法的

一般原则”［10］。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法院中的这

个“良心( Conscience) ”概念来自中世纪的教会，是

神学家所关注的对象，其含义被赋予了浓重的神学

色彩。“良心”一词源于拉丁语 conscientia，意思是

和另一个人一起知道的隐秘之事。它表示对于对错

的一种内在的了解或认识，是一种人类和神一起分

享的知识，即“和神一起知道”。也就是说，它是尽

一个人的理性所能知道的上帝的意愿［11］( P133)。中

世纪神学意义上的良心作为上帝之善，有着客观标

准可循，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而大法

官仅仅是良心知识的客观拥有者和代表上帝的仲裁

人。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在进行衡平审判时，大法官

常常求助于当时的忏悔手册，“在根据良心决定案

件时寻求指导”。因此，大法官法院中良心原则的

应用决非是指根据大法官个人的道德认知进行任意

裁断，而是具有客观性特征［10］。
可见，英国人所说的公平、正义、良心，这些法律

所追求的概念是与上帝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是以上

帝的名义来阐释其内涵的。大法官被认为是“国王

良心的守护者”，而良心的内涵是在基督教义中得

到解释的。正如大法官加狄纳尔·默顿在 1489 年

所言:“每一种法都应和上帝之法一致。我清楚地

知道，没有按照上帝执法作出救济的执行者将在地

狱受到审判，对此的补救是按照良心行事，这就是我

所理解的法。”“从良心出发”是大法官在进行司法

审判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在英国大法官

早期的诉讼审判中，良心和道德是经常被提到的概

念。
一直到普通法律师出身的托马斯·莫尔担任御

前大臣一职之前，御前大臣一般都由教士出身的官

员出任，衡平法院也一直由教会法律师所组成。就

教会法对可能要用衡平法的理念审判案件的大法官

的影响而言，15 世纪以前的大法官几乎全部出身于

教士，教会法对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 14 世

纪至 16 世纪上半叶的二百多年中，神职人员一直是

大法官一职的首选，仅在极少数的时候才出现由俗

人担任大法官的例外。从具体的数据统计来看，在

14 世纪的百年间共有四十二任大法官，其中仅有七

任由俗人担任，而且此七人担任大法官的年限总和

不超过十六年。在 15 世纪至 16 世纪上半叶亨利八

世宗教改革的一百三十年中，共有三十任大法官，其

中仅有两任由俗人担任，而他们的任职年限总和不

到四年［12］。宗教改革后，以托马斯·莫尔为开端，

由普通法律师担任大法官的现象才日渐普遍，并最

终成为主流。实际上，教会法给大法官的理论支持

是巨大的，其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法律信念上，即大

法官接受了这样的基本准则: 上帝之法是上帝意志

的体现和正义的化身，是理性法、自然法、最高法和

永恒法; 它支配着所有国家的人定法，与上帝法相抵

触的人定法是无效的。教会法对衡平法的渗透明显

地体现在首部衡平法著作《博士和学生的对话》中:

“当永恒的法律或上帝的意志通过自然理性之光为

人们所理解时，就叫做上帝之法; 当它通过国王或其

他统治者的命令展现出来时，就叫做人为法，尽管起

初它是由上帝制定的。”就这种意义而言，上帝之法

等于自然理性之法，因此，如果大法官认为当事人的

行为违背了自然正义原则，他就可以以上帝之法、自
然 法 或 理 性 法 的 名 义 公 开 地 干 预 某 一 特 定 案

件［6］( P170)。可以说，通过神职身份的大法官在衡平

法院中的媒介作用，绝大多数教会法的原则得到了

传承和再生。
衡平法往往被“良心”、“正义”、“理性法则”或

“善”一类抽象名词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这些

抽象名词都会落实到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大法官既

是国王的显官，又是教会的高僧; 既是“国王良心的

守护者”，又是上帝在下界牧民的使者。在早期的

控诉状中，总是有“为了上帝以慈悲为怀”一类的词

句，在法庭上陈述或作证也必须依照基督教的严格

仪式在上帝面前宣誓，表示对上帝和良心负责，而大

法官则仅以“上帝”和“良心”的名义对错误行为进

行追究［13］。也正是基于良心原则，大法官法院始终

关注对穷人的救济。如在 1575 年的 Danyell v． Jack-
son 案 中，大 法 官 考 虑 到 原 告 的 年 龄 和 经 济 状

况———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男孩，衣衫褴褛，赤裸

着双腿，并且不到十二岁”———而免除了他的诉讼

费用。又如，在 1597 年的 Nicholas v． Dutton 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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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Hatton 提议被告向原告支付一百英镑，“不

是基于原告拥有的任何权利或者衡平，而是因为原

告的贫穷”［14］( P337)。
正如有学者所言，英国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

有与宗教共享的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它们象征着法律的客观性，标志着法律的延续性，体

现了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的关系，因而使法律与某

种超验价值相遇。它们所引发的，不是道德与法律

的推理与判断，而是人们的法律情感，是把法律所体

现的正义理想视为生活终极意义的一部分的充满激

情的信仰”［15］( P239)。这种长期的宗教渗透使英国重

要的法律渊源———衡平法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都

充满了基督教的痕迹，最终使“王在法下”的法律信

念在英国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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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ance of Christianity to British law
CHAI Rong

( School of Law，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Christianity is the core ideology and value pursuit of western ecclesiastical law，while ecclesias-
tical law is legal carrier of Christia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western society，the development and
evolve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ecclesiastical law is the same ，just with fall with up． As the entrance of
Christianity to Britain ，ecclesiastical law began to permeate through British secular society，so the pat-
tern of dual balance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ecclesiastical law ，is formed gradually in Britain． When
ecclesiastical law cannot affect British Secular law directly ，it changed into the thoughts of the rule of eq-
uity，such as“equity”、“conscience”，which internalized the Inner spirit of Britain
Key Words: Christianity; Ecclesiastical law; British secular law

［责任编辑、校对: 何石彬］

741

◆ 法学经纬 ◆


